大乘的精義

果煜法師

大乘的精義

引言：

各位聽我的課，有的都已聽了好幾年了。在我講課的過程中，曾對大乘佛法作了相當直接而銳利的批評。這幾年又講了《佛法原典》。所以，很多人一對照，就說我是小乘行者─因為我讚歎小乘，批評大乘。又在很多時候，我也聲明：不蓋道場，不收徒眾。所以很多人就乾脆直說：「果煜法師就是自了漢也！」

其實這種狀況，卻不是這幾年才有的。記得好幾年前，我到馬來西亞講課，因為那次的課程也是以原始佛教為主，所以有人就當眾說：「果煜法師，我看你就是自了漢！」我乃莞爾告曰：「某人千里迢迢，從台灣到馬來西亞，讓你有機會說我是自了漢的當下，就已證明我不是自了漢矣！」為什麼呢？如果我是自了漢，就根本不用講經說法了！更可況遠到馬來西亞去講課，而讓你說我是自了漢。所以，很多人都只能從字面上、從標籤上去分辨，而沒辦法從道風與內容去分辨：誰是自了漢？誰是大乘佛法？

大家都知道：我受益最深的是中觀思想。中觀思想本來就是「自他無礙」的，故由此而開展出大乘的菩薩道，其實也只是「法爾如是」而已！事實上，我這幾年來所講的佛法內容，多是直接從中觀思想開展出來的，故就本質而言，即是「悲智雙運」、「福慧雙修」的大乘風範，只是我一向不標榜它就是大乘而已！

所以事實上，我是不是大乘行者？若從內容去分辨，絕對比從標籤去分辨會更清楚。尤其，我這幾年講下來，對整個佛法觀念的澄清，絕對比那些自標榜為大乘行者的講得更清楚。而我個人所消耗的資源，卻少得太多了─因為我把講課的內容，就直接post在網站上，讓大家免費下載。故不只不必募款以「建設道場」，也不用請你來「莊嚴道場」哩！

但還不只如此。我也曾說：如果真要講大乘佛法，也沒幾個能講得比我高明的。為了證明這一點，所以在這次《佛法原典》研習終結時，講此〈大乘的精義〉。

 有容乃大：

這有容乃大，是中國人一向的說法。譬如大海不擇細流，故能成其大也。

大乘何以為大？首先講「有容乃大」。這有容乃大，不是經典上說的，而是中國人一向如此說。有容就是能廣大包容，故能成其大。常用的比喻是：如大海不擇細流、能納百川，故於溪、河、江、湖水中，為最大也。

於是因於「有容乃大」，便有二種狀況：一是雜多，二是一味。

事實上，我們常聽到的大乘佛法，以我看來，乃是雜多，而非一味。為什麼呢？就雜多而言，大乘佛法乃包括：人天乘、解脫道和大乘不共法。

譬如布施、修福，乃只是人天法。甚至慈悲，也只是梵天法爾！

譬如布施、修福，其實只是相當於人天乘而已！甚至在佛教中，常辦有「消災祈福」的法會，仍只是共「外道」爾！為什麼呢？因為佛教最重視的乃「因果」也：種善因，得善報；造惡因，得惡報。既因都已種了，果報就得自己去承擔。而不是靠消災，就能減厄；因求福，就能得福。所以「消災祈福」，還說不上是人天乘哩！從「修善因、積善德」去努力的，才是真正的人天乘。

也有很多人認為：大乘的特質就是慈悲。事實上，在印度還未有佛教前，已有修「梵天法」─以修慈悲喜捨、四無量心，而希望來世能往生到梵天裡。所以我蠻懷疑：後期大乘所倡的慈悲，殆只是梵天思想的復辟而已！因為若不從「空性」中去開展慈悲，則慈悲還只是人天法而已！
或說：自度度人為菩薩道。然而若離開解脫道，你如何度人呢？

要將人度到那裡去呢？度到我的「山門」裡去！

甚至很多人都一方面說：菩薩道，乃要自度度人。可是又說：菩薩道非解脫道。假如菩薩道，即非解脫道，那自度度人，要把人度到哪裡去呢？以原始佛教的講法，當然得斷煩惱、了生死、證解脫，才稱為度人。然既否定了解脫道，則要把人度到哪裡去便無著落了！

表面上，乃度到「佛門」裡來─充當一般的信徒。但信什麼，卻不知道！說度到「佛門」裡來，還是比較委婉。其實更坦率地講：乃度到我家門口，度到本山門裡來。

或說：自未得度，先度人。然自未得度，云何度人呢？唯共業牽連，相率及溺爾！

或者說：自未得度，先度人。然自未得度，能用什麼去度別人呢？乃用人情世故爾！如此度來度去，唯共業牽連，哪可能斷煩惱、了生死呢？所以從「有容乃大」而說的大乘佛法，乃是雜多，而非一味也。

於是既以「雜多」為大，便免不了有「魚目混珠」和「龍蛇雜混」之結局。

於是既以「雜多」為大，就免不了有「魚目混珠」和「龍蛇雜混」的現象。所以大乘，就一定比小乘高明嗎？未必！因為裡面混雜了太多人天乘和外道法。

「魚目混珠」說得好聽，是有魚目、也有真珠，「龍蛇雜混」裡是說有龍也有蛇，這才稱為雜多。

其次，在「魚目混珠」和「龍蛇雜混」後，更有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下場。

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，眾生之中，利根者其實不多，鈍根者卻一大片。而鈍根相應的，就是人天乘與外道法。所以在魚目混珠、龍蛇雜混之後，更有一種明顯的趨勢，就是「劣幣驅逐良幣」。因為鈍根者人多勢大，故目前所聽到的大乘法，乃大部分是人天乘與外道法爾！

所以從「有容乃大」，到「魚目混珠」，到「劣幣驅逐良幣」。可說是大乘佛法的三部曲─譬如從正法、像法到末法也。

正法的「有容乃大」，以心量很大故，什麼都能包容。然後因什麼都能包容，所以好的、壞的都有，而成龍蛇雜混。到最後，壞的驅逐好的–只剩壞的而已！
於是在末法時代，我們所聽到的大乘佛法，乃是「劣幣驅逐良幣」後的「愚民政策」而已！這種話別人不敢講，但事實上，就是這個樣子。譬如鼓勵布施修福，要布施給誰呢？布施給講者、布施給本山門。說了半天要你們放下，其實自己就是最放不下的人。

同樣口口聲聲倡慈悲，是要我慈悲你，還是要你慈悲我呢？如果真要去慈悲別人，則哪肯花這麼多時間來講慈悲呢！故在口口聲聲提倡慈悲的當下，你才是最不慈悲的。

甚至大家都知道：在佛教裡，很多寺院都是靠法會來維持開銷的，而法會都為「消災祈福」。然而究竟是消誰的災呢？別人的災有沒有消？不知道！但自己的災有沒有消，卻很清楚─沒錢了，就辦一場法會來搞錢。所以究竟是消誰的災？這還不清楚嗎？ 

在密教有「財神法」，有人問仁波伽：修「財神法」，真有用嗎？仁波伽答曰：至少我因此賺了不少錢。

如果我們到西藏去看，因為西藏本是個遊牧社會，故牛羊就是他們的財產，他們沒有現金。而現金，是工商社會才有用的。故在西藏修財神法會有用嗎？他們又不做生意，憑什麼賺大錢？頂多保佑風調雨順，讓牛羊能平安、繁殖；而不可能大發市利的。但在密教裡，就是流行「財神法」；實在很諷刺。我們再看下面的問題，會更清楚。

大乘勸「發心」，本是勸發「菩提心」之意；而後，這發菩提心，乃變成發度眾生之心。

在佛教裡常聽：勸人發心。但發心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乃發「菩提心」也。所以勸發心，即是勸人發「求覺悟」之心也。可是到後來，發菩提心卻變成發「度眾生」之心。於是這就像前面所說的：自未覺悟，憑什麼去度眾生呢？ 

最後，這「發心」，乃是勸發心修福，而不惜作牛作馬也。在哪裡作牛作馬呢？當然是到本山門裡去！

到最後，這發心已完全捨掉「發菩提心」之原意。反正就是發心修善，發心作功德。而到哪裡修善，到哪裡作功德呢？當然是到本山門裡來。

所以，我不得不常痛心疾首地批評大乘佛法。因為這種大乘佛法，可說是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」。只因貼上了「大乘」的標籤，便沒有人敢懷疑它，更沒有人敢批評它。如經典謂：毀謗大乘，要下無間地獄。

因此，大乘佛法、山頭主義和愚民政策，乃鼎足而立。大乘佛法是其標籤─有個美麗而堂皇的外表。山頭主義是其本質─唯企圖擴大自己的勢力與版圖。而用的乃愚民政策也！就是希望大家來助陣、來護持。但又不能說得太明白─說得太明白了，你們就不信這一套。

前一陣子，我到瑞芳的關房去探訪，因為關房非常潮濕，沒有幾個人能住得久的。然有一位法師，竟一口氣住了兩年半，我說：「不簡單哩！」然兩年半是做什麼功課呢？一字一拜地拜《華嚴經》，我聽了不知道是應該贊歎？還是應該喝責？

因為真正的智慧，那是這麼求的。但傳統的佛教，卻崇尚此說。所以表面上都說，要求得智慧；可是實際上教的，卻不是智慧法門。事實上，這跟中國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的政治傳統，是相當類似的。

其實大家皆心知肚明，也心照不宣。因為不能「破壞行規」啊！

其實大家都不懂佛法嗎？乃為「私利蔽心」爾！故雖心知肚明，也只能心照不宣啊！而今天，卻半路來個程咬金，自己不愛錢，還要擋人財路。所以大家便忙著圍剿、忙著抹黑。說他是自了漢─不希望大家去聽他說法、去看他文章，看了變聰明，就不好騙了。但若是自了漢，又何必因路見不平，而不惜引起公憤呢？

以上所說：大乘佛法，既以雜多為大，便不免因劣幣驅逐良幣而變質。云何為大呢？

從能容，到能融

然而有容乃大，我們只要更改一個字，便能完全改觀也。改那個字呢？改能「融」乃大。以能消融故，則成大海一味。而不至有「魚目混珠」和「龍蛇雜混」之虞，更不可能淪落至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下場。於是乎，能否消融便成為：決定是否真大乘的主要關鍵。

見性為大

諸法如何能融呢？諸法以「無自性」故，能融也。

至於諸法如何能融呢？這問題可就大了！諸法以「無自性」故，能融也。一般人所看到的世界，都是各有各的自體、各有各的界限。就跟很多礦石一般，都是有稜有角的。如各有各的自體，各有各的界限，就無法彼此涵融矣！

然而透過「緣起」去觀，諸法其實是無自性的。諸法如果有自性，便只能混合，而不能化合也。混合就像礦砂，因都是有稜有角，故雖湊在一起，然彼此的邊界還是非常明顯。但若是化合者，就像水乳交融般地無界限了。為什麼能化合呢？因為兩者都無自體、都無自性，故能混成一體。諸法以無自性故，能化合、能融合。以能融合故成一味也。

何以諸法無自性？為眾因緣生故，無自性。無自主性、無孤立性、無常住性。簡言之，無我性也。

為何諸法是無自體的、是無自性的？因為一切法，都是從「眾緣所生」。從眾緣所生，為何就無自性呢？這首先得定義：云何為自性？在印順法師的書中，乃將自性細分為：1.自存性，2.孤立性，3.常住性。
自存性是什麼呢？先天存在的。譬如很多人都認為：內在的靈魂，是先天存在的。宇宙的神，也是先天存在的。然若一切法，都是從眾緣所生，即不可能先天存在矣！

其次，孤立性乃單獨存在，而不與它法有牽連。然既一切法，都是從眾緣所生；而眾緣者，復由其他因緣所生。這因緣牽連下去，其實是無量無邊的。故任何一法，都無法孤立也。

最後，云何無常住性？如果內外因緣一變，法就跟著變了。所以它不可能是永恆不變的。

於是，此無自存性、無孤立性、無常住性，乃簡稱為「無自性」也。無自性者，即無我也。所以從緣起無自性去理解無我，方能究竟爾！

其次，何以諸法能融？以互為因緣故，能融也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；相涉相入，輾轉不盡也。

其次，為何諸法能「交融」呢？因互為因緣故！我既是你的因緣，你也是我的因緣；我既影響著你，你也影響著我。這在《華嚴經》裡，乃稱之為：「相涉相入，輾轉不盡」。

何以一般人無法理解真正的大乘？因為中論的思想在歷史上，只有「三論宗」較深入研究，但三論宗的歷史卻非常短，一下子就不見了。此因：1.中國人對論，比較沒那麼重視。2.尤其牽涉到邏輯思想，中國人的邏輯思考，也一向比較差。所以對於須作嚴謹邏輯思考的《中論》便吃不消了。於是既不能「見無自性」，而惟一廂情願地圖擴大或圓融，便皆不能透也。

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

所以在《中論》中有兩句話，如真理解，便能見性─既見真空性，也見妙有性。那兩句話：一、「眾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」二、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」

第一句話大家比較常聽到。因為一切法，都是眾緣所生；所以就不能自存、不能孤立、不能常住。這一句大家聽多了，應該較能理解。

第二句在歷史上引用的就很少。因為法是無自性的，所以才能隨緣變化。今天加入一種緣，它就變成這樣子；明天加入另種緣，又是另個樣子。故能隨緣不斷地變化、不斷地示現。

用個最常見的比喻：水倒進圓的杯子裡，就呈現圓的形狀；倒進方的杯子裡，就呈現方的形狀。因為水，沒有本來的形狀，所以才能隨著杯子而現出不同的形狀。沒有本來的形狀，就是「以有空義故」；能隨著杯子，而顯現出不同的形狀，即是「一切法得成」。

所以有些人以為：佛法講一切皆空，似很消極。事實上，佛法的空乃非常積極。譬如有很多病，過去稱為「絕症」。事實上，絕症只是因為未找到更好的療法。如果找到了，它就不是絕症。故很多過去稱為的「絕症」，今天已非重病矣！

所以，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─只要加入適當的緣，它就會改變。而一切都是可改變的，此即「以有空義故」。只要加入適當的緣，它就會變成我期待的樣子；此乃「一切法得成」。一切科技的發展，說穿了，也不過是這句話的運用而已！

或更說弘法度眾，如果眾生不空，笨就永遠是笨，迷就永遠得迷；則如何能弘法度眾呢？因為眾生自性本空，所以能加入一些善緣，他就會變善；加入一些法緣，他就能入法。因此，反因諸法本空，眾生才能得度；也因諸法本空，所以科技才能發展、三千大千世界才能萬象崢嶸也。
差別相與平等性

所以第一句話，可說是：在差別相中，見其平等性。為什麼呢？平等性就是空性。一般人所見到的現象雖千差萬別，但透過「眾緣所生法」的大原則去看，卻只有一種性，而稱為「空性」。第二句話：是在平等性中，顯現其差別相也。云何為差別相？不同的緣，就會顯現出不同的相也。

因此，第一句話為標示「真空」，第二句話乃闡述「妙有」。真空與妙有，乃一體的兩面。故不瞭解空者，才會說小乘偏空。其實真瞭解空者，是不可能偏空的。因為平等性，乃不離於差別相；要在差別相裡，才能顯現平等性也。

歸納說，就這兩句話。演繹開來，則一切世間的學問、技術，也不過如此爾！只是講得比較廣泛、比較細膩而已。

因此能見性者，自然成其大。而勸發心、修慈悲，便都是枝末而已！

因此能見性者，自然成其大。因為他的視野、他的心量，自然就廣大無邊、無可限量矣！一般人心量為什麼小呢？因為都被一個界限困住了。什麼界限？就是我！既什麼都是有我，什麼也都是為我。事實上，從因緣法去看，我跟眾生之間根本就沒有界限呀！

若能打破自他的界限，又能覺悟一切法都是緣起互動的，心量自然變得廣大無邊。故由此而成就的智慧、福德，當然就是大乘了。因此，從見性而自成其大者，你不用勸他發心，他也會發心；不用求他慈悲，他也會慈悲的。所謂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者，乃法爾如是也。所以從見性去看，勸發心、修慈悲，便都只是枝末而已！

然不必說當今的法師，就從歷史的觀點而言，真從「見無自性」而說大乘法者，又有幾人呢？

但事實上，我覺得在歷史上，真正能從中觀思想去切入大乘菩薩道者，其實不多。雖菩薩道，傳統上都是從「般若」去切入的；但般若，卻未必是從中觀思想去切入的。所以，雖再三地標榜大乘、讚歎大乘，其實卻沒有透。為什麼沒有透呢？因為自性見不破，就不可能真正的廣大、真正的圓融。所以印順法師曾說：「中國人喜歡圓融，但若自性見不破，云何能真圓融呢？」

以少人見性故，大乘佛法不得不淪為像法和末法。所以我常批評大乘的不是，是說像法和末法的不是。事實上，我常說見性的大乘法，只是不願為它貼上「大乘的標籤」而已！於是便博得了小乘行者和自了漢的封號。

說這話，不是為我覺得委屈不平。而是眾生也未免太蠢了！不是口說慈悲，就代表他很慈悲。更不是口口聲聲菩薩道，就代表他有自度度人的能耐！

這表面上，是被別人騙了。其實是「寧可自己騙自己」！

云何騙自己？我在學佛，我在上道。其實只愛裝模作樣而已！

這也就說，為什麼很多人願意相信像法和末法的大乘呢？表面上，似因這些人太笨，所以被騙了。事實上，更深的原因乃為自己道心不夠。因為不夠，所以才不會選擇。如果道心夠的話，就能確認：怎樣的知見，才是對我們真有幫助的；而不會因它標榜為大乘，就認為它比較偉大。

這種情況，就像世間的物品，我不會去買名牌的，更不會去買「很貴的名牌」；但我會去買既便宜又實用的物品。因為自己要用，自己有什麼需求，還不清楚嗎？名牌雖則好看，但不見得實用。能夠自己作判斷，自己作抉擇，才能買到既便宜又實用的物品。以現代人而言，卻只能一窩蜂似的跟著名牌跑。

同樣我們學佛，不管是為了增長智慧，還是為了斷除煩惱。哪種說法，對增長智慧、斷除煩惱是有幫助的，我就選取它；沒有幫助的，就捨掉它。決不會因它已貼上大乘的標籤，就非選擇它不可！
因為根本沒道心，所以便和臭氣相投的法師、道友，串連成山頭主義，而牽扯於大乘佛法也。

所以歸根究柢，乃為自己道心不夠，才無法作精確的選擇。故表面上雖很多人都在學佛，但事實上，因道心不夠故，講到較深的義理時，就興趣缺缺而聽不進去。而講人情、八卦時，即興致勃勃、意氣飛揚。這樣的人愈多時，乃以共業而形成一個很大的佛教團體，此即所謂「山頭主義」。而山頭主義，竟以「大乘佛法」而自標榜也。什麼大？我見大、我慢大也。

所以大乘佛法，講到最後是什麼境界─「膨風水蛙，殺沒肉」。根本無法提昇生命，無法淨化社會。

我最近學到一句話很有趣：「膨風水蛙，殺沒肉。」這是用台灣話講的。在把自己誇張得很大的當下，根本就沒有那種實質。台灣佛教提倡大乘佛法，提倡了幾十年，但台灣的社會風氣，還是無法提昇、淨化。甚至有「每況愈下」的感覺。

因為事實上，今天所倡導的不是正法的大乘，而是末法的大乘。故修福、慈悲、趕經、拜懺，終究只是愚民政策而已！云何為大呢？愚民政策講白一點，既跟山頭主義有關，也跟佛教的經濟也有關。因為佛教的經濟，本來就是得靠信徒來布施、供養的。

以上第二點，乃謂必「見性」，才能成其大，也才能破除愚民政策的痼疾也！

不二方最大

一般人說到大小時，往往是用對立、矛盾去比較大小：一個大，一個小。於是雖名為大，卻不是真正的大。故必以「不二」，才能成其大也。

諸法云何為不二？以緣起相關互動、相涉相入故，為不二也。

這其實也是從中觀思想去切入的。以諸法都是相關互動，都是相輔相成，都是相涉相入者，所以本皆「不二」也。

在《維摩詰經》中說了很多不二法門。其實廣義地說，一切諸法皆不二也。狹義地說，則悲智、福慧、止觀、自他、性相、理事、生佛等，皆不二也。

悲智不二：有智慧的人，自然能夠長養慈悲。而真正的慈悲，必是理性而非感性，故必與智慧相應也。

同樣，福德與智慧亦然：有智慧的人，雖不刻意去修福德，自然能夠成就福德。反過來說，如想真修福德，一定得透過智慧，才能修得無漏福。定慧：既由定發慧，有慧者，心自然也能定。自他：自覺覺他、自度度他，本就是一體的兩面。至於理事、性相、生佛，都不二也。以上偏就理諦而言。

單就日常的生活面而言，則煩惱與菩提，生死與涅槃，禪定與有為，佛法與世法皆不二也。

如單就日常生活面而言，則煩惱與菩提為不二也；這對我們來講就非常有用。因為人雖都有煩惱，但煩惱其實也是給我們一個反省、覺悟的機會。如此在煩惱當下，我們不會一直陷在煩惱裡，而會往覺悟的方向去努力、去提昇。眾生乃為有煩惱，才發心學佛。

其次，生死與涅槃為不二也。云何為生死？有心即生死！云何為涅槃？無心即涅槃。故能在「生死相」中，保持著無心的態度，即生死與涅槃為不二也。

生死與涅槃為不二，和禪定與有為為不二，是有關係的。很多人認為修禪定，一定要到單純而安靜的地方去修，甚至得眼不見色，耳不聞聲，六根不對六塵，才有辦法入定。事實上，大乘所倡真正的禪定，是行住坐臥都是禪。故雖在日常生活中，心仍是定也。故古人云：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。世尊其實時時刻刻都在定中，但不妨礙他照樣說法、度眾生。這樣的定與日常生活就全無隔礙也。

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，因為現在的工商社會，本就互動頻繁。若修定，必得與社會隔絕才能修；對大部分人而言，根本是作不到。然而若能掌握「禪定與有為」為不二的大原則，即能在忙中調心，而游刃有餘也。

下面佛法與世間法為不二，也是一樣。在這個資訊橫流的時代中，有的學佛人很封閉，因不希望接觸那麼多─為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但現實上，在我們生活中，又不得不去接觸，不得不受影響。然我們如能瞭解：佛法與世間法為不二者，就能以佛法來駕御世間法。

過去我曾經用過幾個比喻：1.就像金字塔，世間法如塔底，佛法如塔尖，而塔底與塔尖間，其實是沒有界限的。2.佛法是綱領，世間法為網目；以綱領而能將網目串起來。3.最近，我又引用了電腦作比喻，佛法是作業系統，世間法為應用軟體。軟體雖多，但皆由作業系統來掌控爾！ 

從這個角度去看，要掌握佛法，才能深入世間法。這樣的思想，在這個時代中，乃有重要的意義。過去的知識學問較有限，所以廣學多聞後，即能自成一家矣！而今百家爭鳴、資訊橫流，若沒有一個架構來整理；人心就會支離破碎而矛盾不安。

所以要以佛法為綱領，以佛法為作業系統；而來整理、駕御世間法也。故曰：要掌握佛法，才能深入世間法。

所以必從諸法不二去理解大乘，去實踐大乘，才能成其大也。

小結一

以上三點：能融乃大，見性為大，和不二方最大。其核心乃見性為大。

以上所講的大乘跟別人講的大不一樣。別人多講六度、四攝、慈悲、修福。而我主要是講三點：能融乃大、見性為大、和不二方最大。但事實上，如果你會聽，重點其實只有一個，即「見性」爾！為什麼呢？以見無自性故，能融。以能融故，不二也。所以重點，乃「見性」而已！

性，乃普遍性與永恆性，無法不收，無法不現。一以貫之，萬變不離其宗也。

像我個人學佛的因緣，其實也不是為有生死的危機，或切身的煩惱。但我對「一以貫之」的道理卻非常有興趣。到最後才肯定：以中觀的思想，即能貫穿一切現象、一切諸子百家。所以，從「見性」─見無自性中，而能萬變不離其宗。所以有人說：「果煜法師開課、講經，乃萬變不離其“中”！」萬變不離中觀思想也。

以上所講：能融乃大、見性為大、不二方最大，其實還只是大乘的因，而非果也。如過去我解釋「功德」時，乃謂：見性為功，圓滿為德。功者，因也，以見性為因。德者，果也，得圓滿之果。

以見性為菩薩初因，從見性的基礎去啟修，才能得到圓滿之果。這果，稱之為「佛果」亦無不可。關於圓滿之果，以下試以「體相用」說明之：

體者，大圓鏡智

為什麼說是大圓鏡智呢？既諸法為不二，則心智與境界也是不二也。就境界而言，諸法乃相涉相入、廣大無邊，而稱為法身，或法界身。

就心智而言，則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而稱為法界心。或稱為毗盧遮那，即光明遍照之意。因為心包太虛，當然就光明遍照了。在唯識學則稱為「大圓鏡智」。這鏡子有多大呢？法界有多大，這鏡子就有多大。

所以，心量既是廣大無邊，智慧當然也就廣大無邊了。一切世間諸象，都顯現在大圓鏡智中。這稱為：以大圓鏡智為體。

相者，無功用行

常謂：智慧廣大無邊。智慧，乃是善於抉擇也。我們活著，時時刻刻得面對境界而作抉擇。因此，我對「以不分別」為導向的禪法，就不以為然。一個有智慧者，必抉擇得自他兩利、福慧雙全。而沒有智慧者，往往既損人又不利己。

世間人雖不能不作抉擇，但只能「以管窺天，掛一漏萬」，當不可能有智慧。尤其多從「自我中心」而作抉擇。對我有利的，就去爭取；對我不利者，就迴避、排斥。因此愈抉擇，唯愈混亂爾！而大乘者，既以大圓鏡智為體而作抉擇，心量是廣大無邊，則從此而作的抉擇，當然是更圓滿。

世間人的抉擇，是從「作意」而抉擇的。

大乘者，既以大圓鏡智為體而作抉擇，則非作意也。

其次，世間人的抉擇，是從「作意」而抉擇的。即於動心起念中，去思考、去篩選，然後才作抉擇，這稱為「作意」也。作意，如用唯識學來說，是以第七識，來運用第六識的素材。在我們腦筋裡所能搜得的素材，把它們組合運用。然第六識的素材，其實是非常有限的；故由此而作的抉擇，也不可能圓滿。

大圓鏡智不是以第六識為素材，乃以廣大無邊的法界為素材；故非第六識，而是第八識。因此唯識學上說：「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」。它是在第八識中而作抉擇的，所以這抉擇非作意也。

既非作意，又以大圓鏡智為基礎而作抉擇，那當然能廣大無限、圓滿無礙。

這非作意心，乃稱為「無功用心」。以無功用心，而作抉擇，則稱為「無功用行」。

故在大乘經典裡，乃稱這種非作意的心為「無功用心」。以無功用心而作抉擇，則稱為「無功用行」。行是抉擇之意。

我個人講到大乘修證最後的境界，乃傾向於講「無功用行」，而不說「成佛」。何以故？以一般人都是從我見去講修行最後的境界，而曰：成佛。然誰成佛呢？如曰：是我！則表示你的我見還在也；既我見還在，其如何成佛呢？ 

關於「無功用行」，我曾用「全方位、全自動的導航系統」以比喻之。全方位，當然是包括各式各樣的因緣；全自動，則不用再思考、不用再判斷，而能自動調準往目標的方向去努力，這稱為「導航系統」。

用者，千百億化身

或有人問：既稱為導航系統，導航一定要有個目標。這目標是什麼呢？答云：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

關於「佛道」是什麼？就全方位而言，不能說哪個才是佛道。且我也曾說過：圓滿是沒有底限的。故修行，只是不斷地往更圓滿去趨近。簡單講，乃追求更高的圓滿也。至於「下化眾生」者，就比較好解釋了。眾生在哪裡，菩薩就在哪裡示現。眾生需要什麼，菩薩就示現什麼。所以下化眾生，就會變成千百億化身。

凡夫執色身為我，這一生是這個身，下一生是另個身，故稱為「輪迴六道」。而修行到最後，即能證得「不受後有」的境界。

於是很多人就問：「不受後有，又是到哪裡去了呢？」既不受後有，當然就不會再到哪裡去。但我們也不能用「斷滅見」來意會「不受後有」。如果不受後有，就什麼都無，即是斷滅見也。

故用「千百億化身」來意會「不受後有」，就不會落入斷滅見。既沒到哪裡去，也非莫須有。而是哪邊眾生有需要，就到哪裡去。眾生需要什麼，菩薩就示現什麼。所以因能隨緣示現，才得成千百億化身。而我們就因太執著這個色身，所以才不能變化也。

小結二

以上的體相用，如對照原始佛典，乃更能凸顯出大乘的特質：

以「出三界」，對比於「大圓鏡智」。

原始佛教說：修行乃為出三界。然出三界後，是否又落入斷滅呢？以我的瞭解，一般人雖會唸：云何出三界？乃出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」也。其實唸了老半天，什麼也出不了。

因為重點在於：云何「出界」？因一般人都執著有界，尤其是以「我和非我」為界，所以都故步自封、夜郎自大；而有煩惱和生死。而出界者，即是要打破界限，尤其是「人我、心物」的界限。故出界後，心量反能變成無限也。所以，不只要出「三」界，而是一切「界」都得出。

所以修行的要義，我說：非外求，要內銷–內銷無明、內銷業障，內銷到最後，內外無界了，就成就為「大圓鏡智」也。

以「滅受想定」，對比於「無功用行」。

原始佛教也講到：修行到最後，能入「滅受想定」，就是心意識都不起作用了。這滅受想定，有點類似外道的「無想定」。然無想定心意識雖不起作用，但我見還在；而滅受想定不止心意識皆不起作用，連我見也消泯了。從一般人的角度去看，入滅受想定，就像一個人已經死了，身心都不起作用了。

然如果我們與「無功用行」對照的話，則心意識雖不起「作意」，但還能作抉擇也。故能繼續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」。故因為入滅受想定，心不起作意，才能成就於「無功用行」也。

以「不受後有」，對比於「千百億化身」。

前面已說過了：因為能證得不受後有，所以才能隨緣示現，而顯現為千百億化身。

故原始佛典乃偏說「證真空」，而大乘者更演繹「出妙有」也；然「證真空」，為「出妙有」之先決條件也。

而「出三界、入滅受想定及不受後有」乃比較偏說「證真空」的境界。至於「大圓鏡智、無功用行和千百億化身」則是偏向闡述「現妙有」的境界。

然就修行的過程來看，乃是要先證得真空，才能演繹出妙有也。因此，雖大乘在闡述果位的部分，有較詳盡的發揮。但只要從「因地」去努力，則「果位」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總結

其實，不管「證真空」，還是「現妙有」，皆不出「見性」的範疇。因為真見性者，便絕不會偏空。因為於緣起法中，平等性和差別相，本是互相成就的。

以見性故，能融；以能融故，不二。以性大故，體大、相大、用大也。故不能見性者，云何為大呢？ 

雖從體大、相大、用大去看大乘佛法，大乘確實有其特色。而特色乃把修行的果，闡釋得比較清楚而已；但前提，還是要從「證真空」裡去成就。因此，雖有其特色，但與原始佛教也無衝突或違背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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